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 网址：http//www.ccdy.cn 经营管理（010）64298584 本报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东工商广字第0115号（1-1） 订阅：各地邮局 零售每份1．00元

■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 社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15号 邮政编码：100013 传真：（010）64208704 电话：总编室（010）64275044 新闻中心（010）64274856 通联发行（010）64298092 广告部（010）64293890

我出生在北京，准确说是北

京远郊太行余脉的西峰山村，于

是，这便是我的故乡，一个让我永

远惦念与思恋的地方。

我一直将我的故乡视为我的

家，一个被延展的稍大的家。人

要长大，可能要暂时离开你的家，

或长或短，或远或近，尽管离家的

缘由各有各的不同。家，是亲情

的枢纽，家将亲人的心牢牢地拽

住，不管走到哪里。

家，像港湾，家人就如同大大

小小的船只，出出进进，奔波忙

碌，共同经营着这个家。有家的

感觉真好。

只要心里有家，不论你翻山

越岭、跨洋过海，还是散步于家门

口；不论你离家三天五天、一年半

载，还是出去个半钟头；不论你是

外出旅游、考察学习，还是天天上

班；不论你在外做临时工、打长

工，还是下地做农活，只要你的脚

刚刚跨出门槛，你就会程度不同

地立刻产生思家、恋家的情怀，这

个家经营得越久，感觉就越深。

如果是出远门，甚至在赶往车站

或机场的途中，你就会反复盘算

在外面怎样过，与家里有多大区

别，等到了去的地方，又一天一天

盼着回家，给父母、妻子（丈夫）、

女儿（儿子）带些什么礼物回去。

人们每次外出走得越远，恋

家的情怀就愈加浓烈，不管走多

远，总把家当成一个中心，自己是

半径的一点，移动在圆弧上，中心

的地方有一根埋得深深的桩子，

桩子上系着一根绳子，绳子的那

头儿将外面的那个人牢牢地系

住，不管走到哪儿，不管多大半

径，绳子的两端都会随时随刻产

生感应，产生电波，产生像琴弦发

出的美丽动人的音调。

不管去什么地方，不管绕多

少道弯，即使拐到天涯，再绕到海

角 ，在 大 山 的

后 面 ，在 地 球

的那一面，心中至家中的距离总

是一条直线，一条弹性极大的直

线，绷得紧紧的，决不允许出现一

道小弯，打一个小结，两个点越近

越好。再一想，心中至家中哪有距

离？两个点本来就是一个同心圆。

如果是出远门，不自觉地就会

把“家”放大，走得越远，倍数越高。

去外省市就把北京说成家，到了国

外就把中国说成家，如果是飞上太

空，脱口而出地球是我的家呀！这

样说有自豪的心理，有炫耀的心理，

也有“攀比较量”的心理，还有哪都

不如我家好的心理。难怪有一位

名人说了这样一句话：“即使是最

谦逊的人也夸他的家乡好。”

在外边，特别是在国外，总不

由得将任何东西与家里相对做比

较，比如饭菜没有家里做的好吃、

可口；住的不如在家里随意、舒

服；购物不如家里的便宜、实惠等

等。当然，在外期间，也有很多让

你羡慕的东西，也确实能使你一

时心潮澎湃，激情四溢，充满兴

趣，但一离开，立即“人走茶凉”，

等回家后，很少有人将人家的长

处、优点、经验系统而全面地消化

吸收，而大部分被“挥发”掉了，所

以“家”还有排外的功能。

人不管走到哪里，他的心仍

在家里。所以没回到家之前，总

感觉身心没有完全“归零”，似乎

有什么心事总在悬着，不踏实，没

着落，要问为什么，又很难说清

楚。但一旦一只脚跨进家门，这

些难以言状的东西，会立即消失，

这也许就是“家”的魔力吧？

想家的感觉谁都有，特别是初

次出远门，离家初始的几天，更会

让你想家。这时不知不觉地会让

你上火，无名火，如果调节不好，继

而就会出现水土不服、头疼脑热和

不思饮食什么的，越是这样，就越

想在家时的感觉，在家吃得饱，睡

得香，随随便便，轻轻松松，于是不

由自主地一次又一次地萌生了赶

快结束此行程速返回家的念头。

想家，其实是想家里的人。

若还在父母“门下”，未成家，当然

是想老爸、老妈、兄弟姐妹。现在

基本都是独生子女家庭，也只好想

父母了；若成家人，一边是父母，一

边是自己的爱人孩子，也都要牵

挂，哪一头儿都不能凉了。为了表

达想家、想念家人的心情，拼命往

回拎东西、捎礼物是最好的表现方

式。捎的礼物越多，越贵重，越针

对谁，就越能够说明在你离家期

间，你想家、思家、念家的程度。

家是根，是母亲，是乡愁，有

家，不管在哪里都会产生无限的

思恋。家是美好的，温馨的，磁性

的，但好儿女志在四方，离家是为

了回家团聚。每逢佳节倍思亲，

春节又快到了，所有离家的游子

回来吧！因为家人在家翘首等待

着、期盼着亲人的回家。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我返湘

探亲，没料到与大表哥同船，更没

料到经历了一场与沅江一样的心

灵风浪。

洞庭溪是个山区小镇，位于

沅江的中下游，离县城一百二十

里，当年交通闭塞，走旱路要两

天，走水路将近一天，早上五点半

我就来到中南门码头，坐到船里

了。那是一条机帆船，舱内可坐

十余人，大部分是进城办事、走亲

戚的农民，大小背篓围了一圈，

船篷里弥漫着一股大叶子烟搅

和着的汗臭味。沅江滩多流急，

暗 礁 四 伏 ，仅 此 一 段 就 有 莲 子

滩、九矶滩、横石滩、清浪滩等多

处，特别是清浪滩最长、最险，有

“滩王”“鬼门关”之称，尽管五六

十年代就开始了河道整治，炸掉

了不少明显、狰狞的礁石，但行船

过滩仍然有一番紧张。

六点钟，开船的时间到了。

这时从岸上牌楼口气喘吁吁地跑

出来一个人，隔老远就用沙哑的

嗓子叫道：“等一下，等一下，千万

不要开船！”待他跑下河滩，我才

看清他的面貌：瘦长身材，头发稀

疏，面色焦黄，一个鹰钩鼻子，年

约四十来岁，这不是我大姨的长

子，我熟称的久哥吗？早听说他

在通道县林业局当秘书，去年初

不知何故将他打成“历史反革命

分子”开除公职遣返回沅陵，今年

又以战备疏散为名，把他下放到

离城最远的楠木公社黄花界大队

大木尖生产队。他的妻女也受到

连累，同时下放，但为了与他“划

清界线”，没上那个兔子不拉屎的

大木尖，而是去了北溶公社对河

的大其口他妻子的娘家。

久哥上船后，朝舱内扫了一

眼，便将手中的青布包袱往舱板

上一放，一屁股坐在了上面。

“这边——”我刚想说这边有

地方，就被身旁半躺着的一个大

胡子捅了一下：“你知道他是什么

人吗？”真是鬼迷心窍，我竟回答：

“不知道。”“这年头还是少管闲事

为好。”我谢谢他的关照，连忙低

下了头。

两岸山色如黛，一江滚动琉

璃。河涨洲的龙吟塔，鹿溪口的

半边塔，黄头桥的白荞花，朱红溪

的吊脚楼……多少美景都从船边

过去了，我却无绪欣赏，只是悄然

自问：他看见我了吗？他认出我

了吗？他要是认不出我这个表弟

（毕竟分别了多年），我为什么不

认他这个表哥呢？听大姨说久哥

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平时就喜欢

书画篆刻，每个月的工资一半寄

家，另一半都买了书画和古玩，穷

得捡人家扔在地上的烟蒂抽，自

己的生活根本不会料理，他怎么

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过九矶、横石二滩时，久哥还

坐在篷口，有一两个农民叫他进

舱他也不进来，似乎怕人家沾了

他的晦气。马上要过清浪滩了，

船老大开了脏口：“卵日的，你想

死，我们还不想死哩！还不给老

子滚进来！”他才弯腰拎包进到了

舱内。我发现他的青布包和下半

身全让江浪打湿了。

滩声如狼似虎，震得耳壳生

疼；怪石龇牙咧嘴，就从舷边擦过；

漩涡又圆又大，仿佛不离左右……

上中下尾二十四里长滩虽属下

水，机帆船竟用了一个多小时！

人人都紧张得大气不出，话语不

讲，冷汗不止。但我看那布满篙眼

的众多大石头上，坐满了老少不等

均一律半裸的标工、纤夫，却连笑带

骂地与上行船只讨价还价，根本不

把脚下的风险乃至死亡当一回事，

这是怎样的一种精神力量？我的

灵魂受到了强烈的触动！

下午三时，到达洞庭溪。上

岸后，我主动走到他面前，歉意地

叫了一声“久哥”，他微笑地说：

“你是彼德吧？”显然，他一上船就

认出我了，只不过为了不连累我

而没有叫我。在那个动荡的年

月，政治无孔不入，斗争无

处不在，人与人的关系很

不正常。

在吊脚楼的小店里，

我请久哥吃了一碗猪蹄粉

丝，看着他那狼吞虎咽的

样子，似乎很久没沾到过

一点油腥。他虽然瘦弱得

不像人样，却没有述说近

一年来非人的经历，只是重复一

句话：“我是含羞带愧呀！”我劝

他在小镇上住一夜，他坚持一定

要走，给我的印象是极不自由。

临别，我送他十元钱、十斤粮票，

他说了个“谢”字便消逝在崎岖

的山道中。

我这次洞庭溪之行的目的是

相亲，朋友给我介绍了个对象，通

了两三个月的信，这天是头一次

见面。这种“隔山买磨”式的婚恋

肯定是不成功的，与大表哥的不

期而遇则引起了我灵魂的反省。

特别是当我回到黑龙江上班的

第三个月，接到家里来信，说大

表哥死了，大木尖称他是“病故”

的，实际上是一天二个工分的报

酬无法养活自己，又被一个民兵

营长克扣口粮活活饿死的。人们

发现老鼠啃掉了他一只眼珠，还

咬断了他一个脚指头……我如雷

轰顶，反复责备自己：为什么我不

敢认他，难道一碗粉、一张纸币、

一张粮票就可以挽回我的胆怯

与自私吗？我本可以向县里打

打招呼，为他减轻一点负担，但

是我却想都没有想过，这表明我

这个“自我”是不完善的，我的灵

魂必须净 化 、提 纯 。 一 九 七 九

年 ，李 来 毅 即 久 哥 的 问 题 得 到

了 彻 底 的 平 反 ，然 而 我 心 中 之

痛 却 再 也 无

法消去。

由于身体原因，参加活动越

来越少，很想念大家。今天有机

会见到这么多朋友，特别激动、

开心。首先在这里祝福在坐的

朋友们龙年吉祥。想说的话很

多，为节约时间，只讲三点。

首先是感谢！我们这把年

纪的人，值得回忆的事情很多。

顺境、逆境都有不少难以忘怀的

往事。印象最深刻

的还是从艺六十多

年来，教诲、帮助、

关心、支持过我的

父母、恩师、益友，

领导、同事们……

他们抚育着我的成

长。几乎每天都会

想起一些人，一些

事，在获此殊荣的

时刻，就更会对他

们感恩不尽。无论

是在世或已经去世

的，我在心里呼唤

你们的名字，向你

们致敬！

第二是惭愧，

甚至有些惶恐。终

身成就这四个字，

分量太重了。回顾

自己的艺术生涯，

前三十多年从事舞

蹈表演，论才华、成

就，远远比不上同

时 代 的 许 多 舞 蹈

家，如：赵青、斯琴

塔日哈、陈爱莲、崔美善、张均等

等。只不过运气好，在国家级歌

舞团工作，有幸首演了戴爱莲这

样的艺术大师们的经典作品并

得到她们的亲传。是这些作品

的时代标志性、影响力造就了

我。告别舞台后，从事理论研究

更是后来者，比起许多资深学者

的学识、积累、成果，更是十分浅

薄。所以在我从事舞蹈事业的

这两个领域，

我都是“半瓶

子醋”。

第三，如果说有什么人生体

验可以与大家分享的话，那就

是：因饥渴而学习，闻短则喜，在

战争中学习战争。我只有初中

学历，自知根底浅，因此对学习、

进修，始终怀有强烈的饥渴感，

缺什么，学什么，兴趣盎然，不觉

疲倦。“闻短则喜”是母亲的教

诲 。 她 认 为 子 路

闻 短 则 喜 的 精 神

固然可贵，但人最

好 不 要 等 到 形 成

过 失 后 再 努 力 。

应 该 对 不 足 、缺

点，闻 短 则 喜，欣

然 改 正。“ 在 战 争

中学习战争”是毛

主席的教导，使我

受 益 终 身 。 除 刻

苦读书之外，在社

会 实 践 中 学 习 更

为重要。

如今，虽然受

年 龄 、身 体 的 限

制 ，能 做 的 事 很

少，但只要对学习

怀 有 强 烈 的 饥 渴

感，不断发现自己

的不足，对于实践

中 的 困 惑 保 持 探

索的兴趣，就还有

提 高 、进 步 的 空

间，感到生活充满

希望。 我 将 以 活

到 老、学 到 老、奋 斗 到 老 的 态

度，对待这个难以承受的“终身

成就奖”。

最后，向所有的获奖者表示

衷心的祝贺！特别感谢以赵汝

蘅、冯双白为首的中国舞协主

席团，如此真诚、热诚、竭诚地

推动这件事，它确实为舞蹈界

提了气。

（本文系作者三月十四日获

得第二届中国舞蹈艺术“终身成

就奖”后的获奖感言。）

疍家“诗经”咸水歌
陈世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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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消去的风浪
龙彼德

城市猫眼（漫画） 吉建芳 绘

也许是因为早年从事民间文

化工作的经历，当我听说广州番

禺东涌镇依旧保留着传统的咸水

歌比赛的消息，心里便泛起一种

本能的亲近的涌动。

珠江流域，其中尤以三江汇

流处的三水河口，聚居着一个独

特的族群：疍家。史籍上称疍家

为疍户。广东的疍户，据《太平寰

宇记》载，多生于江海，居于舟船，

随潮往来，捕鱼为业，漂泊无定。

清人屈翁山的《广东新语·诗语》

中记载：“疍人亦喜唱歌，婚夕两

舟 相 合 ，男 歌 胜 则 牵 女 衣 过 舟

也。”其歌曰“咸水歌”。

咸 水 歌 主 要 流 传 于 广 东 中

山、珠海、番禺、顺德、东莞、新会

等地。曾几何时，浮家泛宅的渔

家源源不断来到珠江口沿海一带

的冲积平原，禾蔗蕉蚕、捕鱼捞

虾，半渔半农，娱乐恋爱，歌以唱

和。在艰难开拓自己的生存空间

的同时，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一

首首经典的民歌，犹如一颗颗散

落于民间的明珠，拂去岁月的轻

尘，依然摇曳生辉。

咸水歌有长句、短句，有不同

的音调和拉腔；有独唱、对唱，由

上句和下句组成单乐段体，多数

用在独唱或是问答式的对唱曲中；

也有由四个乐句组成的复乐段

体。因为歌头、衬词或者是叙事的

需要，乐段又扩充或延长，构成不

拘一格的自由体，或是叙事形式的

长诗。乐句的旋律机动灵活，同是

一个唱腔的咸水歌，两段词的旋律

会有所不同，只是歌头、歌尾或拖

腔不变，成了咸水歌的特点。

咸水歌与水上居民的日常生

活密不可分，与艺术的创作者有

着一种神秘的联系。这是一种节

奏上的共鸣。水上居民的生活，

是摇摆的，咸水歌也便在摇摆的

节奏上组成，不正规节奏在对置

上起着变化，优美而流畅。不同

性格的人，唱出来的歌，其节奏迥

然相异。听着咸水歌，就恍如看

见水上的波光粼粼，千帆相竞。

疍家的祖辈是南迁而来的中

原汉人，和客家人投奔山林不同，

他们选择了以舟为室，浮生江海，

其“疍家”的得名，一说源于其舟

楫外形酷似蛋壳，一说是这些海

上人家像飘浮的鸡蛋。疍家人自

己则有一个凄婉的解释：风浪中

的生命如同蛋壳一般脆弱。旧时

疍家被视为“不谙文字，不记岁

年”的蛮民饱受歧视，不得随意上

岸，更不能与岸上人家通婚，隐忍

于船，疾病横生，是“水上的吉卜

赛”，四海漂泊无定处，终年劳累

终年愁。他们的生活，都是在水

上进行；他们的爱情，也在水上发

生。一切的生

活细节都在船

上默默进行。今宵枕着水浪拍岸

的声响入眠，明晨醒来还是看着

水浪在身边流淌。他们没有社会

地位，却并不等于不具备人类所

共有的创造力。他们需要欢乐，

需要酣畅淋漓的宣泄。“饥者歌其

食，劳者歌其事。”他们创造出了

咸水歌。咸水歌寄寓着他们的心

灵，让他们得以保持生命的活力，

不至于被苦难所击倒。随意自然

的咸水歌给郁闷的生活增添了灵

动的色彩和趣味，船上冒起的炊

烟，也因之不至于太寂寞。咸水

歌表达出对人生际遇的不平，传

递出生命的纯真，支撑他们活出

精彩，活出快乐，活到老，活到死。

咸水歌题材极其广泛，内容

极其丰富。无论是谈情说爱，还是

婚丧嫁娶；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

都可以唱——甚至于一唱就是几

天几夜，田间、基围、河堤、划艇、树

下，到处是歌台。一群群、一对对

被称作耕仔、耕女、钓鱼仔、水草妹

的人们，无论老少，不分男女，也不

管春夏秋冬、风吹日晒，只要兴趣

一来，就可以大展歌喉。咸水歌是

疍家的“流行歌曲”，情歌抒唱水上

的爱情生活，多是在找情郎时歌

唱；做苦力的时候随口编唱，吵架，

对骂，或者自言自语；江海劳作时，

一边摇着橹一边唱咸水歌；庆祝、表

演、喜事、劳动、休闲、谈情说爱、哄

小孩睡觉唱，白事也有哭唱。咸水

歌所抵达的领域，没有人会轻薄嘲

笑，只有一群群倾心的听众，聆听或

者附和。只要对歌一开始，男女老

少就皆忘乎所以，食宿均在基头、艇

上……隔山对唱、隔船对唱、隔河

“斗歌”，或树“高标”搭歌台，各具风

姿。高堂歌雄浑高亢，古腔、新腔、长

句、短句，花样迭出；咸水歌、大罾歌、

姑妹歌，婉转缠绵。赛歌是水乡常

见和重大的群众文化娱乐活动。休

闲季节，丰收之日，节诞或喜庆，就

有歌赛。在岸边搭起歌台，或在河

上两船对泊。一个人唱不过瘾，非

得大伙一起唱才成气候。水上人家

将小艇聚拢一起，首尾相连，举行集体

大会唱。夜来四面八方，水上陆上，

济济溶溶，渔火齐明，皓月当空投下

一片银光，歌声伴随涛声此起彼伏。

基围旁边、路上、桥上到处挤满了人，

构成一幅独特的水乡夜色图。

咸水歌除了拥有历史价值，

更有不可多得的艺术价值。各种

运用比兴、夸张手法创作的含蓄、

幽默、形象、生动、秀丽而且富有

浓厚生活气息的歌词，形成咸水

歌雅俗共赏的品质。简朴精炼、

活泼易懂，都是鲜亮、生动的民间

文学：

……

男：有情阿妹，虾仔无肠鱼无

脏呀，姑妹，无情无义唱得姑妹

开喉。

女：有情阿哥，虾仔无肠白鱼

无肚呀，兄哥，有情有义唱得姑妹

开喉。

男：有情阿妹，头桨好划二桨

好棹呀，姑妹，丢低两桨共妹倾谈

情。

女：有情阿哥，马蹄批皮还有

蒂呀，兄哥，哥哥留义妹妹留情。

男：有情阿妹，瓮菜落糖唔在

忍（引）呀，姑妹，两人情愿唔使媒

人。

女：有情阿哥，落雨担遮热携

扇呀，兄哥，共哥携手万千年。

……

咸水歌一如古老先民的《诗

经》，咸水歌就是水上人家的《诗

经》啊！

“江行水宿寄此生，摇橹唱歌

桨过滘。”像任何一个热爱歌唱的

族群一样，疍家人把喜怒哀乐都

唱 透 了 ，从 摇 篮 唱 到 生 命 的 尽

头。摇船驳艇时唱，织网绞缆时

唱；洞房花烛时唱，生离死别时

唱。教劝、诉情、自叹、讽喻，“兴

观群怨”“以歌言志”，想唱就唱。

得意时唱“金银满仓歌满船”，失

意时唱“云遮雾罩星月暗”。遇见

心上人，男子急得“鸡跳麻场心里

乱”，女子则矜持地试探“鱼虾沉

水不见游”。双方随字取腔，添花

转韵，心意和才智在酬唱中鲜花

一样怒放。

咸水歌最初没有谱，世世代

代口耳相传，通过斗歌或对歌演

唱，不断发展。“疍民”上岸定居之

后，方有了专门的词作者和曲作

者，一些新的歌曲形式也被引进

咸水歌。唱法上保留了以前尾音

的拖腔。语言趋向书面语，并添

加了一些乐器伴奏。歌词所反映

的生活内容相对狭窄，少了先前

的悲情。那些伴随着悲苦岁月与

艰辛人生而存在的咸水歌业已消

逝如风，那些曾经强颜欢笑唱咸

水歌的人们逐渐老去。真正咸水

歌的时代，已成回忆。

流传了几百年的咸水歌，从

古到今都洋溢着浓郁的乡情乡音

和民间艺术气息，是聪明智慧的

结晶，是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反

映的是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底蕴，

是拉动民间文化的一根弦。但是

处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回拨这根

弦的时候，却发现它正离我们远

去——随着时间的流逝，咸水歌的

生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咸水歌

经历了几百年后，在现代文明的冲

击下，正呈凋谢之势，处于濒危的

边缘。即使在咸水歌曾经最负盛

名的地方，也难以听到咸水歌了。

昔日的“疍民”恋爱、结婚、生子是

一路唱过来的，今日的年轻人则很

少再走“以歌伴嫁”的过场。新郎

不会唱“这枝好花兄爱摘”，新娘不

会唱“手拈金扇缀君来”。年轻一

代对民歌越来越淡薄，咸水歌亟待

一片属于自己的广阔空间。

令人欣慰的是，我看到了一

种努力，许多地方多渠道集资，建

立活动基金，使咸水歌活动实现

经常性、稳定性和持久性。广州

番禺东涌镇从今年三月份开始以

来，每一两周就有一场。东涌的

咸水歌坚持破格不离格的原则，

发扬地方风格，赋予时代色彩，实

行民歌风格与时代气息相结合，

融入新的内容，使咸水歌适应时

代的发展，和观光旅游和地方的

商贸活动结合起来，定期举办民

歌节或民间艺术节，扩大咸水歌

的影响力，把咸水歌推向文化市

场。他们这样做只有一个心愿：

留住正在消逝的歌声，记忆这方

土地曾有的音韵。

“你是钓鱼仔定是钓鱼郎罗

嗬，我问你手执鱼丝咧有几多十

壬长？……”伴着绵长的歌声，一

叶扁舟缓缓地从远处驶来，身后

迤逦着一缕波痕。船上两名女

子，头戴“虾姑帽”，一人撑篙，一

人撒网。在汩汩的流水和风吹草

丛的细语声中，歌声像看不见的

足尖，在水面上轻盈点出一圈又

一圈涟漪，又一漾一漾地荡开。

水网密布的传统沙田水乡，歌喉

一旦展开，九霄云外便飘满了悠

扬的乐音。

这是一个临水村落的寻常午

后。春日正长。沿岸而建的凉

棚，随处可见的系在榕树下和河

边的沙艇，静悠悠的流水，绿油油

的天地……繁盛而幽雅。

“天上有星千万颗咧，海底有

鱼千万条……”

歌声听来依旧有些咸苦的味

道，这就是“咸水歌”了吧。大凡

民歌，即便是喜庆的、调情的民

歌，也都是满含着悲剧感的。民

歌是真正的艺术。它既将悲剧唱

出，便将悲剧超越。人类就是依

靠真正的艺术来把握命运的。就

是在这种对命运的感叹和不受制

于命运的希冀中结束和开始一代

又一代人生。民歌的语言像泥土

一样朴实，但它揭示的哲理，决不

下于甚至远远超过古往今来的思

想大师用深奥的语言写出的经

典。我坐在岸边的凉棚遥望远处，

想起一位学者的思考：不知道今天

再也不会摇桨使舵、不再出海捕鱼

的疍家后人们，能否从歌中体会到

先辈所经历的一切：他们像水一样

冒险动荡，又像水一样随遇而安。

水是他们的衣食之本，更是维系灵

魂的所在。他们会不会像先辈那

样，抛开世俗的冷酷和纠结，在无

遮无拦的蓝天碧水间，发自肺腑地

去爱江海中的一滴水，树林里的一

片叶？我们该怎样避免在卡拉ok

的时代里，民间的诗情画意，变成

一种和环境一样难以再生的稀缺

品；我们的生命和城市一样，慢慢

变得坚硬而无情，再也没有从前

那般温暖和丰盈？

在不该寻觅的季节

寻觅一缕心动

不敢锁定的陶醉

应是你沉默的憨笑

七尺琴弦流尽忧伤

坦露一笺粉色的祝福

祝福你 夜夜倾情

无须带着小桥流水的思念

逆水而上

点燃我梦中的一盏灯

寄情溪边秋色

红颜匆匆

相接核内的坚硬

是我未曾失落的依恋

江南的春风柔柔地爱着

我却身在曹营心在汉

挣扎的花魂

为你落红 阵阵

随水飘零

溪边桃红
安娟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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